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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安全秩序何以持续重构?
———基于外部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的分析*

彭 博 李 形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北欧次区域安全秩序并未因美苏争

霸、欧洲化冲击和北约扩张而消解，反而在持续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中被不断

重构。既有研究分别从权力结构、地区身份或安全话语等视角解释北欧安全合

作，却难以揭示北欧安全秩序持续演化的内在机制。本文以二战后北欧安全秩

序的历史演进为研究对象，借鉴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构建一个基于外部

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的综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外部压力是驱动北欧

安全秩序变迁的外生变量，共享身份是延续北欧国家合作和维系地区秩序内核

的内生变量，二者经由话语实践的建构和再生产，最终转化为相关制度安排和

政策选择。在这一机制作用下，北欧安全秩序先后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北欧

平衡”到后冷战初期地区合作的初步制度化、从克里米亚危机后“北欧团结”的

兴起到俄乌冲突和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次区域安全一体化持续深化等历史阶

段。北欧次区域安全秩序的持续重构不仅取决于外部安全环境变化，更取决于

次区域内部共享身份的韧性和情境性调适，以及相应的话语与政策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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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北欧五国( 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 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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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次区域，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占据着特殊位置。与冷战时期欧洲大陆深陷

东西方两极对峙、铁幕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的格局不同，北欧地区

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安全格局。丹麦、挪威、冰岛于 1949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瑞典坚持其延续逾两百年的武装中立传统，芬兰则因 1948 年与苏联签署

《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采取被外界冠以“芬兰化”之名的特殊外交政策，五国

由此共同维持着一种被学者称为“北欧平衡”( Nordic Balance) 的微妙稳定结构。

挪威国际关系学者阿尔内·奥拉夫·布伦特兰( Arne Olav Brundtland) 于 1966 年

较早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认为北欧地区的稳定源于大国介入程度的降低。美国

与苏联拥有对等的能力，可制衡和约束彼此介入地区事务的潜在动向，进而消除

各方主动采取行动加剧北欧局势紧张的动机。在“北欧平衡”格局之下，北欧各小

国拥有共同目标，即确保美苏双方不会摒弃或放宽对彼此的约束限制。① 与“北欧

平衡”相伴的另一重要叙事是“北欧和平”( Nordic Peace) ，即北欧五国之间自 19

世纪初以来从未发生过战争，这一历史现象被建构为基于共同的民主、福利与法

治传统的安全共同体典范。②

伴随冷战的结束，北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欧洲化的新阶段。③ 丹麦早

在 1973年就已成为欧共体成员;瑞典、芬兰于 1995 年加入欧盟;挪威虽然两次公

投否决入盟，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这一阶段，

北欧国家纷纷将本国安全战略锚定在欧洲一体化框架内，“北欧”作为独立地缘政

治单元的色彩有所淡化。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奥利·维夫( Ole Wæver) 以“北

欧怀旧”( Nordic Nostalgia) 为题，描述北欧地区主义在大欧洲叙事中走向衰落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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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①“欧洲化”给北欧地区带来了显著的认同危机。一方面，北欧国家试图在欧

盟框架内继续保留其独特的“规范倡导者”( Norm Entrepreneurs) ②形象与人道主

义外交传统;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对北欧国家主权的渗透，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原

有的北欧合作议程，使得“北欧性”( Nordicness) 面临被“欧洲性”( Europeanness) 吸

纳和冲击的风险。③

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重新激活了北欧安全合作的内生动

力。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和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使北欧国家深刻意识

到俄罗斯威胁的回归。2009年，北欧防务合作组织( NOＲDEFCO) 的成立标志着北

欧防务合作进入实质化阶段。④ 2022年 2月 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

行动，引发北欧安全格局的剧烈震荡。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瑞典与坚持军事不结

盟的芬兰先后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从而宣告了延续了七十余年的“北欧平衡”格

局的终结。2025年年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第二次入主白宫后，便公开

宣称美国“必须拥有”隶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并表示不排除使用经济胁迫和军事

手段实现该目标，使得北欧五国的安全焦虑从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扩展到对美国

传统盟友的不信任，进而推动了这些国家在强化“北欧团结”方面的努力。

基于上述近 80年北欧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本文尝试探讨这样一个核心问

题，即北欧安全秩序为何得以持续重构? 该研究问题又可拆解为两个层次: 一是

北欧国家为什么能够长期维持合作;二是北欧安全秩序为何会发生阶段性转型。

二 既有研究回顾

既有国际安全理论对战后北欧安全合作的解释，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相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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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又彼此关联的研究路径，即以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和维夫为代表的地区安

全复合体理论( Ｒ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安全

化理论( Securitization Theory) ，以及以卡尔·多伊奇( Karl W． Deutsch) 、埃马努埃

尔·阿德勒( Emanuel Adler) 和迈克尔·巴尼特( Michael Barnett) 为代表的安全共

同体理论( Security Community) 。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从物质性结构、话语实践和

身份塑造等维度对北欧安全秩序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分析。

( 一)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北欧安全秩序的结构性约束

布赞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中首次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概念，其中对敌友

模式和权力分布两个变量的设置，奠定了该理论后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在《地区

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中，布赞和维夫将地区安全复合体定义为“一组单

位，其主要的安全化、去安全化或两者过程是如此紧密地相互关联，以致它们的安

全问题不能被合理地相互分开来进行分析或解决”。① 这一概念强调地理邻近性

所造成的安全相互依赖，认为大多数威胁都易于在短距离内传播，因此，安全互动

主要在地区层面而非全球层面发生。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出发，北欧地区可以

被视为欧洲大陆安全复合体的一个次区域( sub－region) ，其安全互动深受北欧国

家、苏联( 俄罗斯) 、北约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相互关系的形塑。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将安全研究的分析层次从宏观全球

和微观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向了地区中观层次，为理解北欧次区域安全互动提供了

概念工具;其次，它为冷战时期的“北欧平衡”提供了结构性解释，即北欧地区内部

之所以能够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是因为它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势力的边缘，

从而获得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回旋余地”;最后，它有助于解释克里米亚危机以来

北欧国家集体安全感知的强化，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对邻国的“军事干预”直接改变

了北欧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敌友”模式( amity /enmity) 。

然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也存在显著不足。第一，尽管该理论蕴含以安全

化机制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要素，但其结构—极性变量更加偏重于物质要素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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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于强调结构性的权力分布，对地区合作中的内生规范动力着墨不足。① 在解

释北欧安全合作时，它难以回答为什么相同的外部压力在不同时期会带来不同的

合作形态。例如，1949年面对苏联威胁，丹麦、挪威和冰岛加入北约，而瑞典和芬

兰保持中立，且后者采取了日后被概念化为“芬兰化”的政策; 而到了 2022 年，面

对俄罗斯威胁，瑞典和芬兰却最终加入了北约。第二，该理论将“区域”的边界视

为相对客观和稳定的，难以充分解释北欧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北欧”这一“地

理—政治”单元的不同认知和建构方式。第三，该理论对次区域内部合作动力的

内生机制缺乏精细分析，难以解释北欧国家何以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实现在非军事

领域的功能性合作。

( 二) 安全化理论:北欧威胁来源的话语实践

安全化理论由哥本哈根学派的维夫、布赞与雅普·德·维尔德 ( Jaap de

Wilde) 等学者于 20世纪 90年代发展形成，其核心命题是，安全并非客观存在的状

态，而是行为体( 通常是政治精英) 通过言语行为将某一议题建构为存在性威胁，

并据此采取超常规措施的过程。② 维夫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一文中指出，“国

家代表通过说出‘安全’一词，将某一特定发展进程移入一个特定领域，从而宣称

自己拥有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阻止该进程的特权。”③这一理论将话语实践置于安

全研究的核心位置，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在安全研究领域产生了深

刻影响。

安全化理论对北欧安全合作的解释具有重要价值，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北欧国

家如何通过话语将俄罗斯威胁、移民问题、能源依赖等议题建构为安全议题的分

析工具。克里斯托弗·布朗宁 ( Christopher S． Browning) 与裴尔蒂·约恩涅米

( Pertti Joenniemi) 认为，将软安全议题安全化被视为对国家间关系去安全化的方

951北欧安全秩序何以持续重构?

①

②

③

Stefano Guzzini，“Securitization as a Causal Mechanism，”Security Dialogue，Vol．42，No．4－5，
2011，pp．329－341．

Barry Buzan，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Ｒi-
enner Publishers，1998，p．5．

Ole Wæ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in Ｒonnie D． Lipschutz，ed．，On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55．



式，这为打破常规地域限制、推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的合作提供理由。换言

之，软安全议题的安全化有助于克服区域内的“他者性”，以塑造“我们同舟共济”

的理念，进而通过包容实现合作。① 此外，安全化理论有助于理解北欧国家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再安全化”( re－securitization) 转向。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以及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被北欧政府重新建构为“存在性威胁”，从

而为加强防务投入、深化北约合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尽管如此，安全化理论同样存在三点不足。其一，该理论将话语行为视为安

全建构的主要机制，对外部结构性物质压力的作用有所忽视，存在“过度建构主

义”( over－constructivist) 的倾向。② 其二，安全化理论对长时段、跨议题的合作演化

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它将安全动态区隔化，可能掩盖一种更广泛的话语连续

性，即在移民、环境变化和传统军事实践等看似迥异的议题背后，存在跨越特定历

史与社会背景的共同话语逻辑。③ 其三，安全化理论对安全化行为体( securitizing

actor) 和受众( audience) 的关系缺乏精细的层次区分，过度简化了多个且具有不同

特征的受众这一基本事实，导致其难以充分解释多边合作场域中复杂的话语互

动。④

( 三) 安全共同体理论:“北欧和平”的内生动力

多伊奇等人在 1957年将安全共同体界定为一个成员国之间不再预期以战争

手段解决争端、对和平变革形成可靠预期的群体，安全共同体不是建立在武力征

服或权力平衡基础上，而是依赖于社会成员间的相互认同、沟通与交易。⑤ 冷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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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阿德勒与巴尼特引入建构主义视角，根据国家间的信任水平、制度化程度和

共享身份，将安全共同体的演进划分为初生、上升和成熟三个阶段。① 在北欧语境

下，多伊奇将北欧视为以价值相容、相互回应能力、行为可预测性为基础的多元安

全共同体( 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 。维夫则以“非战共同体”( non－war com-

munity) 概念，解释了北欧五国虽在冷战中分属北约成员与中立国两类阵营，却长

期维持区域和平的现象。② 布朗宁和马尔科·莱赫蒂( Marko Lehti) 进一步将“北

欧和平”视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与政治资源，强调“北欧和平”不仅意味着

北欧是一个“和平区域”( region of peace) ，而且也是一个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的“促

和区域”( region for peace) 。③

安全共同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以物质权力与威慑均势为中心的安全

观，论证持久和平可经由共有观念、集体身份与相互信任而生成。这一理论为解

读北欧合作提供了有力工具，它解释了北欧国家为何能在缺乏统一防务安排且分

属不同安全阵营的条件下长期维系“北欧和平”。这种“北欧和平”具有三个重要

特征:一是区域内国家间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二是安全议题在彼此关系中实现“去

安全化”; 三是区域认同与相互信任替代了威慑逻辑。④ 其后，文森特·普利奥

( Vincent Pouliot) 基于实践逻辑，将安全共同体定位于外交人员把和平解决争端视

为不言而喻的方式，深化了对共同体微观运作机制的理解。⑤

尽管北欧一直以来被视为论证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典型案例，但也有研究质疑

该理论解释北欧地区合作的有效性。维夫认为，“北欧和平”的生成机理与安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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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理论的预设并不一致。安全共同体理论假定共同体是为克服安全困境而被

有意识构建的，但北欧和平是一种“非预期和平”( unintended peace) ，不是刻意设

计的产物，而是长期互动演化、意外涌现的结果。① 布朗宁和约恩涅米批判了区域

和平的实现需要国家间不断消弭差异、建立高度相似的制度与认同的观点。他们

认为，北欧和平的实现并非用相似性替代差异性，而是对差异进行话语重构与重

新接纳。②

综上，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安全化理论和安全共同体理论分别从结构、话

语、身份三个层面为理解北欧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这三个理

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强调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可以较

好地说明在外部压力下北欧各国间的安全相互依赖，即回答北欧各国的安全为何

紧密关联的问题，但难以解释合作形态的差异问题;安全化理论强调话语实践的

作用，可以较好地说明北欧国家如何建构合作议程，但难以解释合作的物质基础

和长期演化;安全共同体理论突出共享身份的作用，可以较好地说明北欧合作为

什么能够持续，但对身份形成与外部结构性因素的互动机制阐发不足。总体而

言，这三个理论未能有效回答一个综合性问题，即在战后不同历史阶段，北欧安全

秩序是如何被外部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所共同塑造，并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与

形态? 鉴于此，本文尝试整合这三种理论资源，构建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

其目的不仅致力于深化对北欧安全合作的理论阐释，也尝试为次区域安全秩序研

究提供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研究框架。

三 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外部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

本文构建一个由外部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三要素组成的解释性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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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以理解战后北欧安全秩序得以持续重构的内在逻辑。在该框架中，外部压力

是塑造北欧安全合作具体形态的外生变量，共享身份是合作维系深化的内生变

量，二者经由话语实践的建构和再生产，催生出北欧五国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塑造

了北欧安全秩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涵与形态。

( 一) 外部压力

外部压力是指来自北欧地区之外、足以影响北欧国家安全感知和战略选择的

结构性约束。一般意义上，外部压力通常以如下形式呈现:一是安全压力，主要表

现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 如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对该地区造成的外溢压力、俄罗斯

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给地区国家带来的威胁感知，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冲击，如恐怖主义、移民危机等; 二是制度压力，主要是指冷战后初期欧洲一体化

的加速推进，及其对北欧国家身份、制度、社会等领域的冲击;三是联盟压力，这种

压力主要源自作为北约主导国美国的极限施压，表现在防务成本的分担，以及领

土诉求等非典型联盟内部压力。

外部压力对北欧安全合作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其一，它能够

改变北欧国家的威胁感知和身份认知。当北欧国家遭遇来自区域外的某一种共

同威胁或冲击时，它们对自身认知调整的需要和进行安全合作的动力将会增强;

其二，外部压力会重塑国际安全格局的结构和走势，使北欧国家在既有制度( 北

约、欧盟、北欧防务合作组织等) 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和战略选择;其三，重大外部事

件( 如俄乌冲突) 会成为北欧国家进行战略反思和调整的“关键时刻”( critical

juncture) ，进而推动既有合作模式的调整与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外部压力本身并

不直接决定合作模式和秩序形态，而是通过身份塑造和话语实践传导至相关国家

的对外政策。

( 二) 共享身份

共享身份是指北欧国家在长期历史互动中形成的、被相关国家政府和社会广

泛接受的集体身份和价值体系。本文讨论的“共享身份”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而

是由多个相互关联但层次不同的身份认知构成。总体而言，北欧共享身份主要包

含三个维度:一是规范身份，主要体现为北欧国家对民主政治、法治原则、社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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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及福利国家模式等共同价值的认同，①这是北欧合作得以长期延续的价值基

础;二是地区身份，主要表现为对“北欧”( Norden) 或“北欧性”的认同，即北欧国家

基于共同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地缘邻近性所形成的区域归属感，构成北欧合作

的重要社会基础;三是安全身份，即北欧国家在特定安全环境下形成的共同安全

认知和责任意识，包括冷战时期树立的“和平区域”形象、②在国际调解和发展援助

领域打造的“规范倡导者”声誉，③以及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北欧团结”理念。

上述三个维度既相互联系，又具有不同的稳定性 /动态性特征。其中，规范身

份和地区身份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是北欧安全合作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 而

安全身份则具有更强的情境性和动态性，容易受到外部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当

区域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北欧国家往往会在既有规范身份和地区身份的基

础上，重新界定其共同安全利益和责任边界，从而推动安全身份的强弱变化。正

是在这一过程中，北欧国家逐渐形成从“北欧”到“北欧团结”( Nordic Solidarity) 的

共享身份认知转变，并进一步影响其安全合作模式和地区安全秩序的演化。

( 三) 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是指北欧国家政府、学界、媒体及社会行为体通过言语、文本、仪式

等方式进行的意义建构活动。通过借鉴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 /去安全化概念以

及琳娜·汉森( Lene Hansen) 的话语分析路径，④本文将话语实践界定为“通过安

全化与去安全化言说，将某些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或解构其威胁性的话语行为”。

具体而言，国家或国家群体在塑造地区身份与建构威胁认知时，一般会通过对共

享身份中所蕴含的“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威胁来自哪里”等进行反复言说，并通

过官方文件、首脑外交、联合声明等话语载体，实现对集体认同和共同威胁感知的

塑造，以及对合作意图与合作议程的正式化表述。

461 欧洲研究 2026年第 4期

①

②

③

④

Mary Hilson，The Nordic Model: Scandinavia Since 1945，Ｒeaktion Books，2008，p．16; 郇庆
治:《北欧政治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25页。

Clive Archer，“The Nordic Area as a‘Zone of Peace’，”Journal of Peace Ｒesearch，Vol．33，No．
4，1996，pp．451－467.

Christine Ingebritsen，“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Ｒole in World Politics，”pp．11－23．
Lene Hansen，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Ｒoutledge，2006．



话语实践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既是外部压力转化为对外政

策的中介，也是共享身份得以维系和重塑的载体。具体而言，外部压力本身并不

直接决定政策选择，而是经过话语实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意涵和政策选择。共享

身份通过持续的话语实践( 如外交修辞、联合宣言等) 得以再生产。话语实践会反

作用于外部压力的感知和共享身份的构成，形成循环建构甚至持续强化的过程。

( 四) 一个整体分析框架

本文对分析框架的建构主要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即对不同研究传统中的理论

进行补充、对话和选择性运用的一种智识立场。① 具体而言，围绕二战后北欧安全

秩序持续重构的研究问题，本文从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不同

理论传统中选择有助于解释该问题的概念和工具，将其整合为一个更加系统全面

的分析框架。其中，结构现实主义用于识别外部压力来源，建构主义用于分析共

享身份如何塑造安全认知，后结构主义则用于解释安全话语如何赋予政策选择合

法性。

如图 1所示，外部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三要素之间呈现为一个系统性

的三组互动关系。其一，外部压力的性质和程度对共享身份的内涵与形态具有塑

造作用，共享身份反映了行为体对外部压力的顺应或抵制;其二，外部压力为相关

行为体决策者的话语实践提供素材和界定限度，话语实践通过解读、定义和回应

的方式赋予外部压力以意义;其三，共享身份是相关行为体进行话语实践的意义

来源和价值预设，而话语实践是共享身份的具体表述和再生产机制。在上述三组

互动关系的综合作用下，对外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进而塑造不同时期安全秩序

的内涵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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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欧安全秩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

注:图由作者自制。

四 战后北欧安全秩序的历史演进

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关键节点进行划分，二战后北欧安全秩序的演化大致经历

了四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冷战两极格局时期、冷战后欧洲一体化时期、后克里米亚

危机时期，以及俄乌冲突与特朗普第二任期并行的时期。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外

部压力、共享身份和话语实践共同塑造了不同内涵和形态的北欧安全秩序。

( 一) 两极对抗格局下“北欧平衡”安全秩序的形成

冷战时期，北欧五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以美苏两大阵营的全球对抗和“恐怖平

衡”为主要特征。作为军事能力有限的小国，它们身处对欧洲安全体系日益敏感

的地缘战略区域，同时承受着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极限拉扯。一方面，美国通过“马

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拉拢整合北欧国家，并不断敦促北欧盟国放松其

自我克制。二战后初期，为通过区域合作实现联合武装中立，瑞典发起建立“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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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维亚防务联盟”谈判，但该谈判因美国拒绝在北欧国家不加入北约的情况下

向其提供武器援助而最终破裂。① 1949 年，丹麦、挪威、冰岛加入北约。1951 年，

美国和丹麦签署了《格陵兰防务协定》，使美国获得了格陵兰图勒( Thule) 基地。

另一方面，苏联对北欧施加较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尤其集中于芬兰。1948 年 4

月，斯大林通过《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芬兰锁定在苏联的安全外围，该条约

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就军事威胁相互磋商。1958年“夜霜危机”中，苏联通过外交

与经贸施压导致法格霍尔姆政府垮台; 1961 年“照会危机”中，苏联则正式援引该

条约提议举行军事磋商，最终以吉科宁总统解散议会、提前大选并连任而化解。②

这表明芬兰外交政策受到苏联的实质性约束，形成了所谓“芬兰化”模式。在这种

双重压力下，北欧国家陷入一种冷战时期小国面临的基本困境，即一旦接受大国

援助，便可能丧失自主，因此寻求以自助抵御援助。③

冷战两极对峙带来的安全焦虑，促使北欧五国逐步探索出一种具有内聚力的

“北欧”身份，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在安全维度，北欧被定义为比中欧紧张程度更

低的地带; ( 2)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激烈竞争背景下，北欧提供了一条“第三道

路”的福利模式; ( 3) 北欧代表了一种( 相较于老欧洲) 更加开明、反军国主义的社

会模式。④ 由此可见，该时期北欧国家一方面通过刻意弱化安全身份以求在夹缝

中自保;另一方面则通过强化规范身份和地区身份来突出其制度优越性，即北欧

国家拥有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一般国家的形象，并成为他者效仿的范本。⑤ 这一

共同身份为北欧五国在两极格局中寻求自主空间提供了心理支点。北欧国家通

过北欧理事会( 1952年) 、北欧护照公约( 1958年) 和北欧部长理事会( 1971 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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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在文化、社会、经济、人员流动等领域维持了较高的互动水平，持续深化了彼

此对“北欧”身份的认同。

在外部压力和共享身份的共同影响下，北欧国家在这一时期以“去安全化”话

语范式逐渐塑造了以“北欧平衡”为核心特征的地区安全秩序。“北欧平衡”描绘

了北欧五国通过差异化安全安排共同维系地区稳定的秩序形态，这种差异化安排

表现为挪威、丹麦、冰岛作为北约创始会员国将国防与美国进行绑定，芬兰与苏联

签订友好条约，瑞典则坚持“平时不结盟、战时中立”的非同盟立场。① 其中，北欧

国家关于建立“北欧无核区”的相关倡议和对外政策，较好地展现了这些国家是如

何建构和践行“北欧平衡”的。

1961年，瑞典外交大臣厄斯滕·翁登( Östen Undén) 提出“非核俱乐部”( non－

nuclear club) 倡议，被视为“无核区”话语体系和现代防扩散机制形成的重要起点。

1963年，时任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 Urho Kekkonen) 发表演说提出“北欧无核

区”倡议，史称“吉科宁计划”。他试图通过建立北欧无核区将该地区事实上无核

的现状正式确立下来，从而使北欧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超级大国的战略部署。② 瑞

典在建立北欧无核区过程中表现尤为积极。1978年，瑞典试图扩大拟议的无核区

范围，将波罗的海纳入其中。1983 年，瑞典甚至提议将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边界两侧 150公里范围纳入该区域。③ 通过无核政策践行“北欧平衡”最具代表性

的案例是丹麦与挪威的自我克制，这两个北约成员国通过拒绝在其领土上接受外

国基地和核武器的方式，来承认并容纳苏联的安全利益。这种单边克制向苏联传

递了一个安抚性的关键信号，即北欧不会成为西方主要大国的前沿基地。④ 尽管

北欧五国在构建无核区问题上并未制定统一政策，但他们在单独表达和各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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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了一种在相互监督和相互预期下的克制秩序，在紧张的冷战时期共同维

持北欧地区的低张力均衡。

( 二) 欧洲化冲击下以“北欧性”为底色的安全秩序维系

冷战的结束极大改变了北欧地区的外部安全环境。苏联的解体一定程度上

消解了北欧地区所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然而“欧洲化”进程的兴起和推进却构成

北欧国家面临的新型外部压力。根据既有相关研究，“欧洲化”具有五重含义: 一

是欧洲向全球其他地区输出文化规范的过程;二是欧洲朝着政治联合、实力增强

方向发展的态势;三是欧盟层面专属治理体系的逐步构建;四是欧洲集体认同的

形成与发展;五是各成员国受欧盟层面影响，对本国政治架构作出调整，涵盖制度

体系、公共行政、法律框架，以及价值规范体系等诸多方面。① 相较于冷战的结束，

这种“欧洲化”态势给北欧国家造成的冲击似乎更大，正如佩妮莱·里克 ( Pernille

Ｒieker) 强调的，“北欧国家并未直接回应冷战结束所造成的新条件，而是因欧洲一

体化进程改变了安全路径”。② 首先，北欧面临最重要的挑战不再是维持其“例外

主义”身份，而是如何将自身融入新的欧洲安全语境。其次，相较于其他多边框

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蕴含的高水平政治整合，使北欧民族国家的安全身份更

易受到欧盟这类新兴共同体的影响。最后，“欧洲化”对北欧国家的冲击程度不

一。对瑞典和芬兰而言，欧盟成员国身份对其长期奉行的传统中立政策施加了较

大压力;对丹麦而言，北约成员身份与欧盟安全路径之间的张力，使其从一个北约

的“脚注”( footnote) 国家③转变为欧盟的“脚注”国家;对挪威而言，冷战结束严重

挑战了其在北约中的特殊位置，使其不得不通过密切关联欧盟以适应“欧洲化”的

冲击。

在新的外部环境下，冷战时期形成的北欧身份陷入危机，④“北欧”作为一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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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地区品牌”面临被消解的风险。① 在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北欧国家

围绕“欧洲性”与“北欧性”进行了一番权衡和博弈，他们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

上均不同程度地分化出“赞成”和“反对”两派意见。② 丹麦早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便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但始终没有因此而放弃北欧身份，相反它致力于在国家身

份与欧洲身份之间发挥桥梁( bridge－builder) 作用。③ 瑞典是北欧国家中最不情愿

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国家，但其国内赞成派和反对派均将经济增长视为核心目标，

这为推动瑞典“福利国家”身份和欧洲身份之间的相向而行提供了重要动力。④ 尽

管挪威将其民族身份( Norwegians are a people) 界定为欧洲民族( European people)

的天然组成部分，但从利益视角出发，挪威将欧盟视为其国家身份的威胁，并最终

拒绝加入欧盟。⑤ 芬兰是北欧地区中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接纳度最高的国家。与挪

威不同，芬兰没有将欧盟视为对国家身份的威胁，反而将成为欧洲人界定为其国

家利益，并强调“芬兰性”与“欧洲性”之间的互补关系。⑥ 总体而言，尽管该时期

北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欧洲化要素，但基本上维系了他们之间所共享的北

欧规范身份和地区身份，并在欧洲防务财政紧缩的倒逼下强化了对安全身份的重

视，集中表现为以“巧防务”( smart defence) 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化合作。

2007年，北约成员国挪威和军事不结盟的瑞典提交了一份由两国国防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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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起草的联合研究报告，内容涉及加强挪瑞防务合作的可行性。次年，鉴于国

防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芬兰加入挪瑞倡议，并共同提出了北欧支持性防务结构

( NOＲDSUP) ，该结构是对北欧军事和平支持协调安排( NOＲDCAPS) 和北欧军备

合作( NOＲDAC) 的补充。在上述合作基础上，2009 年，挪威资深政治家托瓦尔

德·斯托尔滕贝格发表报告( Stoltenberg Ｒeport) ，提出了 13 条加强北欧外交和防

务合作的具体建议，包括加强北欧防务装备合作、共享情报和监视等。① 同年，涵

盖北欧五国的北欧防务合作组织( NOＲDEFCO) 正式成立，旨在通过多国合作，以

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升国家军事能力。这种合作加速制度化的背后，是北欧政

治家和人民对北欧合作持有的积极态度，②并得到了北约主导国美国的明确支

持。③

( 三) 克里米亚危机与“北欧团结”驱动下的安全秩序重塑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使北欧国家在冷战后重新感受到来自俄罗斯方面强大

的外部压力，成为推动北欧地区安全秩序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重要动力。危机爆发

前，俄罗斯虽被北欧五国视为重要邻国但并非紧迫的安全威胁。然而，危机的爆

发以及其后北欧国家与俄罗斯的一系列互动行为，促使北欧国家的外部压力陡然

上升。2014年 10月中旬，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群岛海域截获了疑似源自俄罗

斯海军紧急频率的无线电信号。对此，瑞典国防军出动舰艇、扫雷艇、直升机及超

过 200名地面部队，对该海域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全面搜查。2015 年，北约计划在

丹麦部署反导体系，作为危机以来对俄罗斯加强战略威慑的一个重要步骤。俄罗

斯方面则表示，若丹麦加入北约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丹麦军舰将成为俄罗斯核打

击目标。在这些互动影响下，北欧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从“困难的伙伴”(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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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开始转变为“主要安全挑战”( main security challenge) 。① 正如芬兰国防部

长在 2015年明确表示，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如乌克兰危机) ，意味着芬兰应

重新考虑其防务政策。②

危机带来的外部压力促使北欧共享身份中的安全身份维度发生了较大调整，

具体呈现为两个层面:一是重新激活了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共同意识。北欧国家长

期奉行的“中立”立场面临挑战，这一立场建立在自我认知相对安全的前提上，而

克里米亚危机使这一前提遭到严重动摇。作为“北欧平衡”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

践行者，瑞典在 2015年发表的《国防政策方向———2016—2020 年瑞典的国防》中

明确将俄罗斯的行为认定为欧洲安全形势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③ 二是强化了北

欧团结的共同意识。危机促使瑞典议会 2009 年通过的单边团结声明④以及北欧

五国 2011年达成的北欧团结声明⑤重获合法性。五国意识到，单独应对俄罗斯威

胁能力有限，必须通过深化合作来增强集体安全。因此，它们于 2018 年发表《北

欧防务合作愿景 2025》明确指出，尽管北欧国家拥有不同的安全政策归属，却面临

相同的挑战，因此必须力求紧密、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合作。⑥

在安全身份强化的推动下，北欧国家在话语和政策实践上开启“再安全化”进

程。瑞典是这一进程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国家。自危机爆发以来，瑞典开始践行

“胡尔特奎斯特主义”( Hultqvist doctrine) ，即在保持军事不结盟的同时，深化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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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美国、芬兰等国的合作。① 2015 年 4 月，挪威、芬兰、瑞典和丹麦等国的国防部

长和冰岛外交部长发表了一篇联合专栏文章，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描述为

导致北欧地区安全局势明显恶化的原因。他们坚持认为，北欧国家正面临一个新

常态，并且需要通过加强北欧防务合作来应对这一局势变化。②

在这一“再安全化”进程推动下，一度角色模糊的北欧防务合作组织迎来了复

兴的机遇，其目标被重新定义为应对俄罗斯的安全挑战。在这一框架下，北欧五

国的双多边安全合作迎来了一波新发展。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瑞典和芬兰两个

不属于任何军事联盟的国家之间加强了双边防务关系。2018年，两国签署了一份

关于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允许双边军事合作涵盖所有情况下的作战规划。③

瑞典和芬兰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拉近与北约的关系。两国先于

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上加入“增强机会伙伴关系”，并在其后两年批准了与北约

的“东道国支持协议”。④ 危机前对北欧多边安全合作持相对犹疑态度的丹麦，也

在该阶段加强其在区域内集体防御的参与度。2016年，丹麦与瑞典签署了一项协

议，为彼此提供更好的进入对方领空和领海的机会，并允许改善空中和海上监视

数据的交换。⑤ 丹麦在 2016年担任北欧防务合作组织主席国期间，将重点工作放

在达成一项泛北欧的“便捷准入协议”上，该协议规定和平时期北欧国家向彼此武

装部队开放领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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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达成上述协议外，北欧国家还举行了一系列有北约参与的旨在提高互操作

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瑞典和挪威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主办了规模庞大的

“极光 17”( Aurora 17) 和“三叉戟接点”( Trident Juncture) 演习，来自北欧和北约国

家的大量部队，真实演练了如何共同保卫北欧—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要地。其

中，超过 13000名北欧部队参加了“三叉戟接点”演习，包括一个瑞典旅，该旅下辖

一个芬兰陆军分遣队;丹麦为挪威旅提供直升机支援，而冰岛则作为跨北大西洋

部署和支援盟军力量的战略集结区。① 截至 2019 年，北欧防务合作模式较前一阶

段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焦点的转移，逐渐从国防经济学驱动的武装力量协调，转

向由安全政策关切驱动、旨在应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军事作战合作。

( 四) 俄美双重压力下次区域一体化安全秩序的深化

进入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北欧国家开始同时承受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外

部压力。在东边，俄罗斯于 2022年 2 月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深刻重塑了

欧洲安全秩序，北欧国家首当其冲。芬兰与俄罗斯拥有约 1300 公里共同边境，瑞

典哥特兰岛扼守波罗的海核心航道，距离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仅 300余公里，两国直

接暴露在俄军事力量辐射范围内。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与边境区域的

战机巡航、海军活动频次显著提升，芬兰官方明确将俄罗斯定性为“欧洲最严重的

安全威胁”②，瑞典国防委员会也公开表示“无法排除本土遭武装袭击的可能

性”③。在西边，2025 年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欧洲采取多维度极限施压手

段。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 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责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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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了“共同价值观”，主张欧洲的主要危险来自其内部对民主规范的侵蚀，而非

俄罗斯或中国的威胁。①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称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在贸易上

“占美国便宜”，并对欧盟先后征收“对等关税”、进口汽车关税、钢铝关税等。在领

土完整问题上，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岛，并不排除使用经济胁

迫和军事手段，使北欧地区面临来自传统盟友的不寻常压力。② 这种双重压力迫

使北欧国家在面临俄罗斯威胁的同时，还需考量如何在不可预测的盟友关系中维

护自身利益。

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北欧共享身份正发生深刻调整。其一，北欧国家的安全

身份较前一阶段进一步得到较大幅度的强化，并彻底放弃了维系“北欧平衡”的共

同认知。在北欧国家看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印证了 2014 年以来其对

“修正主义俄罗斯”的叙事，瓦解了瑞典和芬兰长期坚持的“军事不结盟”信念。

2022年 5月，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 Sauli Niinistö) 与总理桑娜·马林( Sanna

Marin) 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加入北约将增强芬兰的安全，芬兰应当毫不拖延地申请

加入北约。③ 同月，瑞典首相马格达莱娜·安德松( Magdalena Andersson) 宣布瑞

典正式决定申请加入北约，结束该国逾两百年的军事不结盟传统。④ 与之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两国在战前均宣称加入北约“极不可能”且不结盟有利于北欧的稳

定。其二，以地区身份为依托的“北欧团结”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对美国可靠性

的质疑促使北欧国家从单纯依赖跨大西洋纽带，转向更加注重欧洲战略自主和北

欧集体防务的复合战略。丹麦在格陵兰问题上得到了北欧伙伴前所未有的政治

支持，强化了北欧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认同。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 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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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as Bunde and Sophie Eisentraut，“Westlessness Ｒeloaded? Key Takeaways from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5，”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unich Security Debrief 1，February 2025．

Mikkel Ｒunge Olesen and Jon Ｒahbek－Clemmensen，eds．，Greenlan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Players，New Strategies，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5．

“Joint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Ｒepublic and Prime Minister of Finland on Finland’s
NATO Membership，”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Ｒepublic of Finland，12 May 2022，https: / /www．presi-
dentti．fi /niinisto /en /press－release / joint－statement－by－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and－prime－minis-
ter－of－finland－on－finlands－nato－membership / index．html．

“Sweden Announces NATO Bid，Ending Its Historic Neutrality，”16 May 2022，https: / /www．al-
jazeera．com /news /2022 /5 /16 /sweden－announces－nato－membership－bid－one－day－after－finland．



Kristersson) 在 2026年年初表示:“我们对美国目前在委内瑞拉所做和正在做的事

情持高度批评态度，并可能对针对格陵兰和丹麦的言论持更加批评的态度。”①

在这一时期，北欧国家安全合作在共享身份引领下不断深化，并逐渐由对北

约的补充向更具战略自主性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乌克兰问

题上展现出较高韧性的外交自主性。尽管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大幅削弱

了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北欧国家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和保卫乌克兰，并将

之视为欧洲的集体责任。丹麦强调愿将更高比例的 GDP 用于国防开支，认为这是

对欧洲和丹麦安全与防务的必要贡献;冰岛、挪威和瑞典也秉持同样的团结精神，

后两国对美国持更为批判的态度;芬兰则强调欧洲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合作

的必要性。② 二是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展现出高度凝聚力。针对特朗普的“夺岛宣

言”，北欧五国于 2026年 1 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共同致力于维护北极地区的安

全、稳定与合作，并重申涉及丹麦和格陵兰的事务应由丹麦和格陵兰单独决定。③

同年 3月，针对北极地区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五国与加拿大一致认为，基于

国际法、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国际合作，仍是加强共同安全与繁荣的最佳途径。

作为民主国家和致力于法治、人权以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国家，它们共享基

本价值观和优势。④ 三是次区域安全一体化的日益深化。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

约，北欧各国开始在空军合作领域加速打造所谓“迷你北约”。2025 年 3 月，涵盖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四国空军的北欧师( Nordic Division) 在挪威联合空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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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立。该部门的任务旨在打造一支北欧一体化的空中力量，在全面联合空中

作战中具备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一举措被视为北欧空中领域合作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①

表 1 战后北欧安全秩序的内涵与形态

逻辑要素

历史阶段
外部压力 共享身份 话语实践 地区安全秩序

1948—1991年
美苏两大阵营全

球性对抗
“北欧”( Norden) 去安全化范式

两大阵营间的“北欧

平衡”，超然于世的

“北欧和平”

1991—2014年 欧洲一体化冲击 北欧性( Nordicness) 去安全化范式

以“巧防务”为代表

的、初步制度化的次区

域安全合作

2014—2022年 克里米亚危机
“北欧团结”( Nordic

Solidarity)的复兴

再安全化范

式

北欧内部多双边合作

加速发展，“北欧—北

约”安全关系强化

2022年至今
俄乌冲突，特朗

普政府对欧政策
“北欧团结”的深化 再安全化范式

“北欧平衡”终结，次

区域安全一体化深化

趋势加强

注:表由作者自制。

五 结语

本文通过整合地区安全复合体、安全化与安全共同体等理论资源，建构了一

个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框架，对战后 80 年北欧安全秩序的持续重构逻辑进

行了系统考察。既有研究或倾向于将安全合作视为对威胁分布变化的功能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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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our Nordic Air Forces Fighting as One，”Nordic Air Forces，3 March 2025，https: / /www．fors-
varet．no /en /news /articles /nordic－division．



应，或关注共享身份对合作的维系作用，或强调话语实践对政策的建构功能。而

北欧案例表明，次区域安全秩序的演化并非外部威胁变化的直接结果，而是一个

由结构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共同作用的社会建构过程。其中，外部压力能

够触发秩序调整的需求，但并不会自动决定合作的方向，共享身份为行为体理解

外部环境提供意义框架，而话语实践则进一步将这种身份认知转化为更加具象化

的政策选择。

此项研究在解释既往北欧安全合作的同时，也为未来北欧安全秩序的演进方

向提供了一定参考。在大国博弈加速演化和地缘政治冲突延宕外溢的时代，北欧

国家将承受更多来自多方面的外部压力，其以内部团结求生存安全的意识也将不

断强化，并采取更加具有内顾性的外交安全政策，北欧安全秩序或因之朝向持续

内聚化的方向发展。此外，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推动以往“北欧平衡”下相对分

化的地区安全地理结构转向更具一体化的属性，这也有助于域内国家在安全理

念、合作诉求和互操作性等层面持续推动北欧安全秩序的内聚化发展态势。

在这种趋势下，主要域外行为体在北欧地区( 特别是北极地区) 的战略将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北欧国家内顾性安全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与美

国。从 2026年年初北欧国家接连发布的相关联合声明来看，它们共同致力于在大

国博弈中提升战略自主权，一方面将对冲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压力，压缩俄

罗斯构筑“北极堡垒”的地缘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北欧国家将继续防范和抵制美

国单边霸权主义对地区国家主权的破坏，通过划定红线等方式迫使美国改为采取

相对温和的地区政策。相较而言，“北欧团结”的持续强化为欧盟深度参与高北地

区事务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战略抓手。欧盟主要国家顺势而为，法国、德国等均加

大对该地区的投入，如积极参与由丹麦牵头的“北极耐力”演习，以此展现共同应

对地区紧张局势的态度。① 最后，北欧国家加强战略自主将为中国与地区国家提

供更大的合作空间。在同时面临美国和俄罗斯双向压力的背景下，北欧国家对加

强与中国战略合作的需求显著提升。例如，应北欧四国外长邀请，中国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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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ctic Endurance Demonstrates Europe’s Ｒesolve and Caution，”EU Perspective，16 January
2026，https: / / euperspectives．eu /2026 /01 /arctic－endurance－demonstrates－europes－resolve / ．



王毅在 2026年 7月对北欧进行访问。这次访问不仅能够推动中国与北欧在多领

域合作的深化，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欧盟关系持续稳健发展。①

尽管上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仍存在如下局限。其一，外部

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三要素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互建构关系，在经验分析中难

以实现要素的完全区分与因果识别，框架的解释力更多体现为机制阐释而非严格

的因果检验;其二，本文主要依托政府文本、精英话语与二手文献，对社会受众、媒

体及次国家行为体的话语互动着墨有限，可能简化了安全化过程中的多元受众结

构。

在本文初步构建的研究框架基础上，未来研究可在三个方向上进一步拓展。

一是该框架具备应用于其他次区域安全合作和安全秩序的潜力，可通过进一步的

比较研究提升其普遍解释力;二是引入过程追踪等方法，对关键时刻中话语实践

如何改变具体政策选择展开更精细的微观考察;三是进一步关注北欧安全一体化

与北约、欧盟等更高层级安全架构之间的互动张力，以及域外大国介入对北欧共

享身份再塑的影响，从而在小国能动性与大国结构性博弈的交汇处深化对次区域

安全秩序的理论认识。

( 作者简介:彭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

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珠江

学者。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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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日，https: / /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33495740．



two frames do not match，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such acceptance． A comparison of the dif-
fusion of the EU’s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in the“Indo－Pacific”and Africa shows that
the intensity of issues and the identity of actors account for variations in its effects． Taking
approaches centered on these two factors may therefore help constrain the further diffusion
of the EU’s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155 How Is the Nordic Security Order Continuously Ｒeconstructed? —An Analysis
Based on External Pressure，Shared Identity and Discursive Practice
PENG Bo LI X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subregional security order in the Nordic has
not been dissolved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s of Europeanization and NATO enlargement． In-
stead，it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ed amid the shif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
ronmen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xplains Nordic security coopera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power structure，regional identity or security discourse，which，however，is unable to re-
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driving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e Nordic security order．
Tak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ost－WWII Nordic security order as its subject，this
article draws on analytical eclecticism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built
upon external pressure，shared identity and discursive practice． It finds that external pres-
sure functions as an exogenous variable driving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ordic security order，
while shared identity serves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sustaining cooperation among Nordic
states and preserving the core of regional order．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discursive practice，both external pressure and shared identity have been ultimately
translated into relev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olicy choi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mechanism，the Nordic security order has undergone successive historical phases from
the“Nordic balance”during the Cold War to the prelimin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early post－Cold War era and from the rise of“Nordic solidarity”after the
Crimea Crisis to the deepening of subregional security integration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Ｒussia－Ukraine crisis and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f the Nordic ( sub)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hinges not merely
on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but also on the resilience and contextual adaptation
of shared identity，alongside the corresponding discursive and policy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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